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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面连长
特务连流传一句口号：怕

死就滚出特务连！口号的缔造

者，是特务连连长邓国振。

邓国振刚当连长时，对分

来的新兵训话：留在特务连才

是你们的荣耀！因为新兵训练

结束，经过测验，三分之二的

要被分流到其他连队。邓国振

出身侦察兵，在集团军比武夺

冠后提的干，是个优秀军事人

才，尤其在训练方面铁面无

情。团司令部作战股长几次苦

笑：这个老黑啊！是说连长脸

黑心也“黑”，冷酷无情。从此，

邓国振有了响亮的绰号：黑面

连长。

连长乐意这个绰号，每天

下午的体能训练，要求战士们

完成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

鸭子走路、一百个单杠引体、

一百个双杠撑臂、一百个青蛙

跳远、一百个俯卧撑，还有两

公里冲刺。对侦察排的要求更

苛刻：周末增加十公里武装越

野。地点就在驻地城市的郊

区，那里有个航空飞行训练

场，跑完一大圈刚好十公里。

老兵们记得，连长上任第二

天，拈了两支好酒去找航空飞

行训练场领导，说你们周末休

息时，让我的兵去跑个圈吧！

对方同意了。

野性十足的特务连，日常

训练较为粗暴，有些新兵难免

抵触。新兵一有抵触，班长们

的拳脚直接过去。团司令部、

政治处领导几次警告特务连

长和指导员：到了独生子女服

兵役的时代，人家父母将宝贝

送来部队锻炼，你们别因为打

兵出现安全事故，害得大家背

责任！连长不反对，却换了腔

调：特务连战士讲究勇猛狠，平

时训练不严，上了战场准死！

有了连长的支持，班长们

似乎有恃无恐，直到“打兵事

件”在特务连发生。

一个周日下午，侦察排长

带领四五六班战士在航场进行

十公里武装越野，四班长江术

海嫌一个新兵跑得慢，抽出腰

带抽打他的背部。当时，跑道

上还有几个记者在拍摄取景。

不出所料，次日的省城晚报登

出一则图片新闻，两个身着迷

彩服的军人在航场跑道狂奔，

后者挥着皮带抽打前者。还配

了行字：鞭策还是虐待？驻军

某部如此带兵似乎不妥！

驻地师长看了大为震怒，

立即要求查明真相。

在团调查组来到之前，连

长也预知要出事，赶紧将侦察

排长和四五六班班长叫到连

部。连长踢了江术海一脚，说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

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

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

怀，影响着你的心情，把它

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月

的书签。来稿请写明作者

真实姓名、电话、地址及本

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以

便采用后发放稿酬，谢谢

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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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那几年
由于几次搬家的原因，我

只找到了一张唯一当兵时的照

片。

我当兵的时候可以说真

是不大一点儿，1976年的秋

天，我还是个初三学生，当年

的部队在伊克昭盟招了5个

小兵，经过层层筛选，我最后

成为了这幸运的5个人之一，

那时候我才15岁。现在的孩

子15岁能干什么了？虽然不

玩儿尿泥了，起码也是敢在

他大头上劈硬柴了。实际上，

我在当兵前的小学四五年级

就给家里挣上钱了。记得我

们走的那一天已经是1977年

的1月4日，从东胜到包头坐

着班车，那时候黄河上还没

有桥，车到了黄河岸边，我们

这些新兵蛋子都被赶下了

车，徒步从冰上过黄河，班车

也是轻装上阵开过了黄河。

我现在还老思谋，那时候的

天气真是很冷，黄河封河时

冻得结结实实，现在的黄河

封河车根本就不敢过。

到了包头东河后，我们就

乘坐一趟见站就停的慢车去

往集宁，记得是半夜了下的

车，走在集宁的街上，路两边

的大树都是白哗哗的，仔细一

看才知道那是当年毛主席逝

世后，集宁人民在树上扎的小

白花。在乌盟军分区打地铺住

的那个晚上，才意识到离开家

了，想家的念头笼罩了思维的

全部，后悔那时候走上后门扑

死啕哇的要当兵，真的就想逃

跑了。

第二天，我们又在集宁北

站乘坐上了去往二连浩特的

车，在一个叫赛乌素的小站下

了车，我们的边防二团驻地就

离这里不远。就这样，一路带

着思家的情绪来到了军营，开

始了新兵连的生活。开始的一

两天伙食还可以，几天以后伙

食就不行了。吃的是胡羊肉汤

和生芽麦子面，带兵的老班长

说，坚持一下，下了连队就好

了。我们这些新兵根本就不敢

反抗，倒是吃了一段时间后，

这些带兵的老班长带头开始抗

议了，把打回来的饭都倒出去

了。就这样，闹一次伙食稍微

给改善一下。

在新兵连的主要任务就

是队列、投弹、射击等训练，

我在当兵前一直在学校搞体

育，所以说这些训练对于我来

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由于我

是小兵，再加上比较能吃苦，

训练成绩也一直在新兵连名

列前茅，所以在新兵连结束的

时候，我获得了一个嘉奖，我

急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我大

我妈，好让他们也一起来分

享。

结束了新兵连的生活后，

我被分到了边防二团的西部

边境的三连。与我一起参军

的其他4个小兵在家里的帮

助下都被留在了团部，有的

是卫生员，有的是保管员，当

时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当

时部队就看下我是一个好苗

子，有意识把我放下连队锻

炼了。再加上，我的父母也从

不向部队的老乡张口。三连

的所在地是达茂旗满都拉公

社，这是一个新建连队，是在

过去的班哨基础上扩建成了

连哨，这个哨所守卫在一个

山头圪蛋上。那时候的中苏、

中蒙关系还很紧张，我们平

时都是真枪实弹的全副武

装，主要是站岗巡逻。当地的

民兵也都配有枪支弹药，经

常搞一些军民联防。

到三连的第一年，我又获

得了一个嘉奖，在部队干的也

不错。那时候的连队生活还是

不错的，我们连队养的400多

只羊，50多头牛，还有骆驼，马

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人一

匹军马，那是必备的交通工

具。在连队的锻炼中，我经历

了很多，学会了很多。打过好

几口井，开始都是枯井，直到

最后这口井水流的汪汪的，才

停止了打井，接下来就是建造

塑料大棚种菜，那是我头一次

见到这样的温室，由于当地都

是光秃秃的石头山，种地用的

土都是从百里以外的地方取

回的土。温室建成后，连队的

蔬菜问题解决了。不但部队够

吃，附近的牧民也经常过来

拿。

那时候的军民关系真是

鱼水情深，我们的连队交通不

便，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半

个月看一次报纸书信，每当团

里和旗里的电影队，或者文艺

队下来，我们就分头骑马通知

方圆几十公里的牧民来看电

影和演出。我们那时候也最盼

望的就是这个，每到了这一

天，连队很热闹，这样我们就

可以见到很多人了。也许你觉

得奇怪，见到人有什么高兴

了？那是你没有体会到在边境

当兵的孤独。我们平时见不上

一个地方上的人，看到的都是

连队穿绿衣服的人，唯一与外

界接触的就是每晚收听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

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和家

里也是一个月一封信。只要有

时间就是写信，我现在老爱和

单位的娃娃们说，你会不会写

信？这看似开玩笑的话语，实

际上是表达了我真诚的告白。

真的，现在的娃娃不会写信

了。

当兵的第二年，我们一个

副团长来到连队，一下就看

上我了，要我给他当警卫员，

这是一个抗战时期参军的老

兵，是全国战斗英雄，眉毛长

得足有一寸多长，看似很怕

人，实际上很温情。这个老军

人最喜欢的就是战士。他是

达斡尔族人，在东北打过日

本鬼子，在锡盟打过土匪，在

西藏参加过平叛，他的马棒

被军事博物馆收藏。我在他

身边实际上就是伺候他，他

喜欢打猎和去牧民家，牧民

也喜欢他。每天的午休后，我

就出去到牧民家给他要酸

奶，一次喝一塑料卡，晚上睡

觉前必须给他用冷水擦身，

这是雷打不动的。

1979年，我参加全团举办

的为期三个月的骨干训练 ，

眼看就要结束，在一次实弹

训练中我受伤了，就这样当

兵的梦结束了。我一直想假

如我不受伤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可能一辈子就是职业军

人了。我受伤的那一年，我们

全团选了5个人去石家庄陆

军学院上学，我是唯一被选

中的战士，团里也找我谈了

话，9月1日上学，我是7月23

日受的伤。那时候，我仅仅17

岁，两年出来后我就是干部，

就是大学生，因此在部队的

升值空间很大，那批上学的

人后来大部分一辈子都是军

人，最后在部队离休的。

部队是个很难锻炼人的

地方，我说的是我们那个时

代，不像现在的当兵有些就是

为了就业，混上两年就回来

了。而现在当兵的那些人，我

发现一些是不好好学习的人，

没办法才选择当兵。不像我们

那个时候，把参军作为一种崇

高的职业。

我很怀念部队的生活，可

惜现在和他们接触的很少很

少，大部分根本就联系不上

了。我的连队有四川兵、河北

兵、山西兵、东北兵，当然更多

的还是内蒙古兵。不知他们过

得还好吗？我一直有个愿望，

想去我的连队看看，想去我的

二团看看，可是一直没有行

程。给我答应下的人很多，但

是光说不练的更多。今年我就

顾不上了，但是一定要实现这

个愿望。 文/杜洪涛

狗日的，把连队面子丢尽了！

骂完，授意文书拟了汇报，板

着脸交待：要是上级逐个提

问，大家按照统一口径汇报！

很快，团向师里提交报告，师

给报社发了通报：经查，用皮

带击打者为我部某连主官，被

击打者为某连战士，原因是该

主官嫌该战士训练滞后，用皮

带轻击其背以督促；经研究，

决定对该主官实行调岗处理。

省城晚报没再炒作，但处

理意见真的实施，连长调任团

农场场长。离开那天，全连战

士伤感不已，送行的江术海更

是流泪：连长可是为了我啊！

连长给他一拳，说哭个啥，好

好复习，争取考个本科给老子

长脸，老子可没正式上过军校

呢！那一年，防化排撤销，只辖

警卫连和侦察排的特务连改称

警侦连。那一年，江术海考上

南京政治学院本科。

寒假开始，准尉军官江术

海千里奔波去到团农场。昔日

的黑面连长变成黑面场长，虽

然还像以前一样勇猛，但看起

来有些土气。自己的兵来探

望，场长开心地下厨炒出几个

小菜，两人喝开了。几杯下肚，

江术海悠悠地说，我记着打兵

那件事，可还是不明，当时您

没去航场，怎么非要帮我顶黑

锅？场长抿了口酒，说老子背

个小处分还是干部，你背上处

分就进不了军校，再说也不能

让侦察排长背吧，人家前途好

着呢！江术海有些哽咽，说：

“连长您……”，被场长打断：

你可是咱特务连出来的，哭个

啥啊，看我现在还是正连职，

比起在老家农村好得多呢！呵

呵一笑后，场长给自己斟了杯

满酒，说狗日的，啥也不说了，

干！

一块巨大的火烧云镶在锅

盖似的天边，把农场的庄稼和

牛羊烧得通红。头顶落日余晖

的场长脱下一杠三星的迷彩

服，抬手举杯，满口倒下。

文/大 海


